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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陈巨慧
本报通讯员 陈业冰

在莱芜市茶业口镇龙堂村的中心地带，有一
座老式的四合院，房子的地基用花岗岩石头砌
成，墙体是土坯的，房檐是石灰岩薄板，房脊用野
黄草披成。老房子周围，邻居们都盖起了宽敞明
亮的砖瓦房，与之相比，又矮又黑的老房子像落
在井底一般，苍老不堪的面容与周围的环境显得
极不协调。

这个老宅院为傅来连兄弟三人共有。在这么
好的地段，傅家为什么不把已经不能住人的旧房
子翻建了呢？原来这里隐藏着一个鲜为人知的感
人故事。

修堰豁救下小八路
1942年农历二月二十八日下午，在淄川县茶

业区龙堂村村东南的栗子树沟，32岁的村民傅玉
德带着9岁的儿子傅洪银正拾掇山坡地。

傅玉德修补着塌陷的堰豁，小洪银用石头耙
子耧着地里的杂草。忽然 ,两声枪响从南山南麓
传来。傅玉德吓了一跳，急忙把小洪银拉过来，藏
在旁边一棵老栗子树的树洞里，自己手持铁镢蹲
在树旁的堰根处四下张望。

只见南山坡下来一个人，拖着一条受伤的
腿，一瘸一拐、跌跌撞撞地向栗子树方向跑来。这
个人约有十四五岁的年纪，上身穿一件蓝色粗布
褂，下穿一条灰色粗布裤，裤腿染满了血迹。少年
跑到树旁，猛然发现树洞里藏着的洪银和旁边蹲
着的傅玉德，愣了一下，急忙转身欲顺着山沟往
下跑。傅玉德一把拉住了他：“孩子，快藏进树
洞。”他把小洪银拉出来，把少年推进树洞：“你藏
在里面别动，俺爷俩把他们引开。”

傅玉德拉着小洪银刚走没几步，觉得这样做
似乎并不安全，很容易被人发现，便急忙回头抱
起少年向北山坡跑去。傅玉德几个箭步冲到半山
腰的大石座旁，将少年塞进灌木遮蔽的石缝里，
又飞速跳下七八条石堰，来到大栗子树旁对小洪
银说：“快拿石头耙子耧柴火，无论发生啥事，都
装作不知道。”傅玉德来到堰豁旁开始垒堰，低头
发现上衣沾满了血迹，急忙将上衣脱下塞进堰豁
里，用镢把沙土一扒，埋了个严严实实。

一切刚准备妥当，只见从南山坡吆吆喝喝追
来五个人，四个汉奸模样的走在前面，后面跟着
一个小个子鬼子。他们见到一大一小在地里正忙
着干农活，老远就叫唤：“喂，见到一个小八路了
吗？”傅玉德假装有些惊慌：“俺来上坡拾掇地，八
路咋能上这儿来？刚才倒是看见一个老百姓家的
孩子，一溜烟儿向东山去了，还听见两声枪响
呢。”那小个子鬼子跑到老栗子树跟前，端着枪绕
着树身转了一圈，朝着四个汉奸狗子一挥手，领
着他们向东山追去。

傅玉德尾随他们来到东山，眼看着他们翻过
了东山的东坡，这才放心地跑回来。他仔细查看
了小八路的伤势，右腿小腿骨被打穿，左腿大腿
被树枝刮伤：“这孩子伤成这样还跑这么快，骨头
真够硬的！”傅玉德思量着，急忙脱下妻子用自织
白布做的内衣，撕成两半，从堰根处采了几片苦
菜叶揉碎了敷在伤口处，再用白布将伤口包扎起
来。一番收拾下来，小八路咬着牙一声不吭，豆大
的汗珠从额头滚落，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说：“大
叔，谢谢您救了我，我要走了。”他一起身，“哎吆”
一声又坐回地上。刚才敌人疯狂追击，情急之下，
他拖着一条伤腿连跑带跳并不觉得什么，现在伤
重失血，哪里还走得了。

傅玉德搀扶他坐在一块石板上：“孩子，你这
伤几个月也动不了，你在这休息一会儿，俺爷俩
回村看看有啥情况，顺便给你弄点吃的。”

刚到村头，光着上身的傅玉德感觉不对劲，
幸亏他家在村南的河边上，他几步跨过河滩飞跑
进家，赶紧将一件破褂子穿上。小洪银气喘吁吁
地刚进家门，几个汉奸就闯了进来。其中一个汉
奸认出了爷俩，说：“刚才还在山上，这么快就回
家了，肯定有蹊跷，是不是把小八路藏家里了？”

“您这是咋说话呢，俺一个刨土坷垃的哪有
那本事，您借俺十个胆子俺也干不了，若是不信，
您咋搜咋是。”傅玉德不慌不忙地打开各个房门，
让他们一间屋一间屋地搜。

汉奸临走说：“发现小八路了告诉我们一声，
皇军重重有赏。”

鬼子汉奸一直折腾到天黑才扫兴而去。傅玉
德暗自庆幸当时没有把小八路背回家。他把妻子
李氏熬的小米粥装在瓦罐里，又用绒布包了两个
窝头，摸索着赶往栗子树沟。

小八路也不客气，一瓦罐小米粥和两个窝
头，一霎的工夫都进了肚子。傅玉德心里想：“这
孩子真是饿坏了。”

小八路有了力气和精神，将他的经历向傅玉
德娓娓道来。

他名叫王其舜，莱北县苗山区祝上坡村人。
1940年秋，13岁的他参加了莱北县青年抗日中
队，担任通讯员。1941年秋，他调入莱北县公安局
任工作队员、通讯员。这天中午，他在小英章村执
行任务时，与“扫荡”的日伪军遭遇。他穿着老百
姓的衣服，又加上年龄小，完全可以瞒过敌人的
盘查，可伪军中一位同村的汉奸认出了他。他只
好向北山飞奔，伪军随后追来，边追边开枪。仗着
对地形熟悉，他和追敌越拉越远，快要翻过东榆
林村的北山时，被随后赶来的小个子鬼子打中右
腿……

傅玉德由衷地敬佩这个13岁就参加抗日的
孩子，他说：“孩子，山上夜里很冷，俺背你到俺家
养伤。”

“不行啊，大叔。估计明天鬼子汉奸还会来搜
村，到时候连累了您一家和村里的百姓。再说我
现在的腿伤还不能移动。”

“你伤得很重，夜里又冷，要不，俺回家抱被
子去。”

“不用，别看我年纪小，壮实着呢。”
傅玉德还是回家抱来了被子和毡帽。

冒险明水请郎中
第二天中午，榆林据点的日伪军果然又来到

了龙堂村进行梳篦式搜查。傅玉德暗暗佩服王其
舜年纪虽小，对敌斗争的经验却非常丰富。敌人
走后，他安排好妻子和洪银，给王其舜去送饭。他
不敢走正路，怕遇到下地的乡亲们被追问给谁送
饭，而是借着树木和杂草的掩护专走没路的地
方。

五天了，敌人再没来。王其舜还是坚持不下
山。他的伤口开始发炎，右腿肿得越来越粗。傅玉
德急了：“俺知道你是怕连累俺们，可这样下去会
出人命的，你的右腿会废掉。你小小年纪连死都
不怕，俺还怕什么连累？现在不能依你了，天黑一
定要下山！”

傅玉德的家是一个标准的四合院，北屋共5
间，中间3间为正房，两端各一间为偏房，偏房的
门窗被东西厢房的北山墙挡住，有一条不足1米
宽的东西向通道方便进出。傅玉德把王其舜安顿
在西北角的偏房中，白天将房门锁住，防止有生
人撞见，送饭时，一人在大门口放哨，一人开锁进
入。到了晚上，把大门栓一插，把家犬大黄拴在门
旁，一家人来到西偏房和王其舜拉呱说话。

最让人挠头的是王其舜的伤势。肿胀的右腿
未见消退，又不敢请附近的大夫医治。傅玉德心
急如焚，上山刨来“山花子”根熬成汤，与妻子轮
流给王其舜清洗右腿。腿肿渐渐消退，但伤口处
的炎症未见好转，一旦化脓就麻烦了。考虑再三，
傅玉德对妻子说：“不能再拖了，俺到章丘跑一
趟，请个郎中来。你和银儿在家照顾好其舜，不要
出门。俺把大门从外面锁上。”

带上家里仅有的3块银元和几张老头票，傅
玉德来到了章丘明水城的和春堂。和春堂的吴掌
柜是茶业区中法山村吴氏中医的传人，医道高
深。傅玉德为给父亲治病找过他几次，算是相熟。
和春堂不时有人进进出出，傅玉德在后堂找到了
吴掌柜：“我儿子被坏人打伤了，想请您……”

吴掌柜摆手打断了他的话，看看左右无人，

把他领进了内室：“你这个傅玉德！如今啥年景
了？进门就咋呼！便衣汉奸到处拧着个狗鼻子乱
转，说话多长个心眼。”

傅玉德有些不好意思，红着脸说：“俺不知深
浅，给您添麻烦了。鬼子‘扫荡’时用枪打伤了俺
儿子的腿骨，现在伤口快化脓了。没别的法子才
来找您。”

吴掌柜沉思了一会儿说：“现在枪伤没人敢
治，被日本人知道就没命了。等一会儿我们出城，
算计着晚上亥时进村，不能让你村里的人见到。”

马不停蹄地赶了大半天的路，两人的衣服都
湿透了。晚上快10点的时候，傅玉德领着吴掌柜
进了家门。看到王其舜的伤口，吴掌柜吓了一跳：

“幸亏我来了，不然这孩子的腿就废了。”他从衣
兜里取出手术刀，从一个小瓷瓶里取出酒精棉擦
了擦，在伤口四周划了几道儿，挤出紫黑的淤血。
然后对王其舜说：“孩子，我没带麻药，要取出里
面的弹头，你能挺得住吗？”

王其舜深深地点点头：“放心吧，大爷。”
王其舜目光坚毅，让吴掌柜不再担心。他挑

开伤口周围充满淤血的肉，用手术刀将子弹头剜
了出来。王其舜咬着牙一声未吭，汗水浸湿了枕
头。吴掌柜在伤口处撒上一层白色的药粉，涂上
药膏，缠好绷带，绑上傅玉德削好的香椿木夹板。
一切就绪，子时已过，吴掌柜说：“我要赶回去了，
不然他们天明见不到人就麻烦了。”

傅玉德把3块银元塞在吴掌柜衣兜里：“钱不
多，让您担惊受累了。”

吴掌柜把钱掏出来放在炕沿上：“看得出这
不是你儿子，以前我来过你家，这才是你儿子。”
他指指小洪银，又指着躺在炕上的王其舜说：“这
孩子让人心服，是条硬汉子。我能为他做的也就
这些了。”他又攥住傅玉德的手：“兄弟，今天你让
我重新认识了你，你不仅是个孝子，更是忠义之
人。以后这孩子全靠你了。”说完，吴掌柜就道别
离去。

藏身地窖避“扫荡”

转眼一个月过去了，王其舜的伤渐渐好起
来，伤口已经愈合，只是里面的骨伤好得很慢，还
需要些时日静养。

傅玉德家养的十几只鸡算是走了背运，被陆
续宰杀后炖成了鸡汤给王其舜滋补身体。

王其舜休养期间，傅玉德一家人始终紧绷着
弦，防范着一切可能发生的情况。为了以防万一，
父子俩用了20多个夜晚，在院子的东南角挖了一
个地窖，若遇到“扫荡”，可供王其舜藏身。

1942年农历四月十一日，日伪军对茶业区进
行“扫荡”。村里人提前得到消息，在当地党组织
的领导下坚壁清野，躲进村东的大山里。傅玉德

先把粮食及有用的东西藏进地窖，然后抱起王其
舜放在地窖里的干草上，为他准备了充足的干粮
和饮用水，用青石板盖住窖口，青石板表面铺上
沙土，伪装得和天井地面一模一样，然后带着妻
儿上了山。

中午时分，一队日伪军来到龙堂村。他们见
不到一个人，找不到能吃能用的东西，恼羞成怒，
临走放火烧村，山村里霎时浓烟滚滚，火光冲天。

傅玉德和妻儿跑回家，北屋已是大火熊熊，
无法扑灭。他爬上东屋站在檐板上，用担杖把水
提上去浇在屋面的黄草上。妻子李氏和小洪银来
回飞跑着从河里提水。傅玉德如法炮制，总算保
住了东西两屋和小南屋。全村的大火燃烧了一天
一夜，人们忙着救火，到处一片吵吵嚷嚷、喊爹叫
娘的嘈杂声……

过了几天，等人们渐渐安静下来，傅玉德才
把王其舜搬出地窖住进西屋里。白天还是要把门
锁上，因为邻居们忙着建房，天天有人来家找这
借那。全村人忙活了一个多月，总算都有了一个
遮风挡雨的地方。傅玉德一家也把北屋重披了房
顶，没有了黄草、麦秸，就从山上割来了各种杂草
代替。为安全起见，傅玉德后来又把王其舜搬进
了西北屋。

插草为香结义金兰
两个多月后，王其舜能够拄着傅玉德为他做

的拐杖下地活动了。一天，他对傅玉德说：“大叔，
为了给我养伤、治伤，您几乎倾家荡产了，您和大
婶、洪银弟弟精心照顾我，为我操碎了心，受尽了
累。大恩不言谢，我要走了。”

傅玉德一听急了：“伤筋动骨一百天，这才两
个多月！你一活动，咱就前功尽弃了。再说，你在
路上遇到鬼子汉奸怎么办？有个三长两短，你让
俺如何做人！两个多月都待了，还差个月二十天？
你这个犟孩子，俺咋能让你乱折腾！”

王其舜只好老老实实地待下去。春去夏来，
几场大雨过后，河里的水哗哗有声，山坡上的野
菜也愈发茂盛。小洪银每天都会剜回家一筐名称
不一的野菜。李氏则会和着野菜做两种窝头：一
种是小米面、玉米面掺上少量的野菜，是给王其
舜吃的专用口粮；一种是地瓜面、高粱面、榆树皮
面掺上对半的野菜，是一家三口人吃的野味大
餐。

三个多月来，王其舜被养得又白又胖。他怕
把自己的灵动性养没了，白天在屋里，晚上在院
子里不停地锻炼着，慢慢地扔掉了拐杖，右脚试
着着地了。

一天晚上，他对傅玉德夫妇说：“大叔大
婶，救命之恩，终生难忘。您对我比亲生儿子
还亲，我想和洪银弟弟结拜成兄弟，不知二老

愿意不愿意？”
傅玉德高兴地说：“能和你这样的孩子结拜

是洪银的福气，俺和你婶多了一个有骨气的儿
子，哪能不愿意呢？”傅玉德插草为香，和李氏端
坐在方桌两旁的椅子上，王其舜、傅洪银双膝跪
倒，拜天、拜地、拜爹娘。从此，王其舜就改口叫傅
玉德夫妇爹娘了。

终于到了分别的日子，农历六月底的一天晚
上，一家人吃完最后一顿团圆饭，傅玉德送王其
舜上路了。父子俩扮成讨饭的样子去了苗山一
带。王其舜找熟人打听，说鬼子“扫荡”频繁，当地
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听说八路军四支队在莱北
的雪野区、茶业区和章丘的官庄区一带坚持抗
日。爷儿俩穿过口镇、雪野敌占区，到章莱交界的
娘娘庙、鲁地一带打听，说部队向东转移了。爷俩
继而向东，终于在茶业区的阁老村见到了部队的
领导。阁老村在龙堂村的北面，距离不足20里，早
知道部队在这里，爷俩又何必跋山涉水转一个大
圈呢？部队上有好多人和王其舜认识，自然省了
好多口舌，他被安排在10团一营三连当战士。傅
玉德告别了王其舜，当天回到了村里。

从那以后，也就没了王其舜的音讯。

49年后亲人再重逢
1991年农历三月二十日下午，58岁的傅洪银

和村里几个老汉在村口的柳树下拉呱，只见一个
干部模样的人走近村口。此人60岁左右，中等身
材，一身中山装，肩上搭背着两个鼓鼓囊囊的布
包。他来到柳树下，用一口莱芜话向傅洪银问道：

“老哥，俺向您打听一个人，傅玉德老人还在不
在？”

傅洪银“呼”地站起来：“你是谁？”
“俺叫王其舜，是傅玉德的干儿子。”
傅洪银一下子抓住王其舜的双肩：“哥———

俺是洪银啊！”
“啥？你是洪银？你咋也老了哇……”王其舜

扔掉布包，紧紧地抱住傅洪银嚎啕大哭：“洪银，
哥想你们啊！”

49年的期盼，49年的思念，49年后的兄弟俩
在柳树下相拥而泣。

回到家里，王其舜见过了弟妹许京兰。原来
的四合院子完整未动，只是换了房顶的黄草。傅
洪银向王其舜介绍了家里的情况：1968年父亲傅
玉德去世，临终前反复叮嘱傅洪银：“家里的老房
子既不能翻建也不能买卖，否则，你哥回来就找
不着家了。”1975年母亲去世。傅洪银1952年与邻
村的许京兰成家，生有三儿两女，现在都已成家。

王其舜也介绍了自己的情况：自从与义父一
家分手后，他跟随四支队转战泰沂山区。解放战
争期间参加了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鲁南战役、
淮海战役，先后五次受伤。在渡江战役中他身负
重伤，转入地方治疗。新中国成立后，他工作频繁
调动，1961年任鞍钢建设公司副经理，1966年调往
贵州水城会战指挥部，1975年又调回鞍钢，1988年
调入地方任鞍山市政协副主席，当时未离休。

当天下午，王其舜到傅玉德的坟墓前烧香祭
拜。跪倒在荒凉的坟前，抚摸着冰冷的墓碑，想起
义父宽厚坚毅的面庞，音容宛在眼前浮现。王其
舜心潮涌动，痛哭失声：“爹！娘！孩儿看您来了，
救命之恩，父子之情，永生难忘啊！”

王其舜又来到栗子树沟当年藏身的石座旁，
石座依旧是原来的模样，石缝口的灌木依然茂
盛，老栗子树却不复存在，使栗子树沟少了些许
古朴和威严。睹物思人，王其舜泪流满面，感伤不
已。

当天晚上，傅洪银在外工作的孩子齐集老家，
一家人欢天喜地，尽情享受着亲人重逢的喜悦。

1999年，王其舜因病医治无效在鞍山逝世，
享年74岁。病重时，他叮嘱子女瞅机会一定到龙
堂村看一看亲人，为爷爷奶奶上坟烧香。临终还
是那句话：“救命之恩，父子之情，永生难忘！”

2009年，傅洪银病逝，享年76岁。临终前，他
再三叮嘱子女：“你爷爷立下的规矩，家里的老房
子不能动，要不你大伯的灵魂回来了找不到
家……”尽管老房子处于村里中心地带的最佳位
置，尽管老房子周围都矗立起宽敞明亮的砖瓦
房，显得老房子极不相衬，傅洪银的子孙们依然
恪守着老人的叮嘱。

2015年6月20日，王其舜的侄子王子键受王其
舜子女的委托来到龙堂村，提前了解傅家的情
况。

2015年7月15日，王其舜的女儿王力勤一行前
来省亲。她在傅洪银的儿子傅来连、傅来和、傅来
增，女儿傅来香、傅来珍的陪同下，来到傅玉德、
傅洪银父子墓前，王力勤焚香祭拜：“爷爷、奶奶、
叔叔、婶婶，不孝王力勤看你们来了。父亲临终嘱
托，女儿不敢忘，今在爷爷、叔叔面前，重叙先父
心声——— 救命之恩，永生难忘！”

■ 红色记忆

1968年，傅玉德临终前反复叮嘱：“家里的老房子既不能翻建也不能买卖，否则，你哥回来就找不着家了。”……王其舜跪跪倒在傅玉德的坟前，

义父的音容宛在眼前浮现，痛哭失声：“爹！娘！孩儿看您来了，救命之恩，父子之情，永生难忘啊。”

“不能翻建”老宅：见证军民鱼水情

□ 陈业冰 陈巨慧

1927年8月21日，李隆春出生于莱芜茶业口镇
吉山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身为长子的他历经社
会的灾难和家庭的苦难，早早成熟起来。十几岁
时，他侍弄地里的庄稼活，就已经样样娴熟
了……

1942年，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老区莱
北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投入到如火如荼
的抗日斗争中。也正是因为这里有良好的抗日群
众基础，泰山地委、专署、军分区才把莱北作为长
期驻地（在周围十几个村之间流动驻扎）。在这样
的环境里，15岁的李隆春加入了儿童团，并任吉山
村儿童团团长。他带领儿童团员在村头站岗放哨，
盘查行人路条，成为村里民兵连的得力助手。

10月17日，李隆春亲眼目睹了吉山战斗的惨
烈场面，泰山军分区教导队汪洋政委等323名指
战员壮烈牺牲。第二天，李隆春率领儿童团员们
配合当地党组织、民兵、群众，一起含泪掩埋了烈
士遗体。这次战斗使他亲身感受到，日本鬼子的
残忍和我八路军指战员的英勇顽强。他默默地下
定决心，自己要当一名八路军战士，做一位抗日
的勇士。从此，他坚定了一生跟党走的信念。

1947年5月，李隆春光荣加入了党组织，以全
新的状态投入到工作中去。他积极宣传党的主张，
动员青年参军。1947年，他跟随部队参加了莱芜战
役；1948年，又参加了济南战役。新中国成立后，他
被安排在济南市工商局工作。他服从组织安排，工
作出色，深得领导和同事们赞赏。他的心里一直没
有忘记自己的承诺，每年清明节都回乡到汪洋台
扫墓，每次回家探亲也总是先到汪洋台转转、看
看，和烈士们说说话，清理清理卫生，然后才回家。

1950年清明节，李隆春像往常一样回家祭扫
烈士墓，正当他准备清理杂草的时候，一位老人
蹒跚地走来，双手抱住墓碑，将脸紧紧贴在碑上，
痛哭失声：“儿啊，爹看你来了！”李隆春连忙走上
前，将老人扶起来。在交谈中得知，这位老人就是
汪洋烈士的父亲。于是他向老人讲述了吉山战斗
的经过和当地人民对烈士的敬仰。老人行行热泪
滚滚而下：“我这次来本想把儿子的遗骨带回家，
但是看到当地人民这么关心他，那我只把他的

‘名字’带走吧。”说完，老人和了一团泥，在汪洋
烈士的名字上用力按了几下，小心翼翼地放进兜
里，蹒跚着离去。望着老人的背影，李隆春心潮起
伏，暗下决定：“老人把儿子交给了我们，我们一
定要守护好他。”

由于李隆春年年清明节都来扫墓，和时任茶
业区区长并担任吉山战斗讲解员的张少增成了
忘年交。1954年清明节回乡扫墓时，张区长对他
说：“小李啊，你看我年龄渐大，又多病，说话很吃
力，你亲历过战斗，曾在这里掩埋烈士，对这个历
史事件很了解，再说你做过多年的宣传工作，以
后烈士们的故事就由你来讲述吧！”李隆春毫不
犹豫地答应了下来。

返回济南后，李隆春心里一直没有忘记张区
长的话，每每想起为国献身的烈士们，越发感觉
自己的责任重大。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传承历
史，为的是激励后人。想想壮烈牺牲的烈士们，自
己的得失算得了什么。

1962年的一天，李隆春向领导递交了返乡报
告。尽管领导反复劝说，再三挽留，可是他去意已
决。辞去工作，背起行李，回到了家乡。还没来得
及进家门，李隆春就来到了汪洋台。他又一次深
情地凝望着庄严肃穆的纪念碑，自言自语地说：

“我终于可以经常来看你们了。”
回到村里，李隆春担任了吉山村党支部书

记。每天清晨天不亮，他就来到汪洋台，清扫一番
后再回到村里安排工作。有烈士的激励和鞭策，
他浑身有使不完的劲。他带领群众战天斗地，兴

修水利，绿化荒山上千亩。为了种树，他和村民李
龙门步行40多里路到涝太林场采集树种，渴了喝
泉水，饿了吃地瓜干。历尽千辛万苦，为的是给村
里节约资金，发展生产。今天汪洋台上的松树，钟
效培纪念碑周围的柏树，都是李隆春亲手栽植
的。至今他还经常告诫身边的人：“艰苦奋斗是我
们的传家宝，任何时候都不能丢啊！”

1970年5月，李隆春的五儿子得了脑膜炎，他
陪儿子去博山工人医院救治。第二天，驻扎在博
山四十亩的李伟军长，找到病房里，对李隆春说：

“刚才去茶业请您来博山给部队作报告，去了才
知道您来了工人医院，没想到您儿子的病这么严
重，作报告的事以后再说吧。”李隆春说：“你们准
备一次也不容易，我现在就去，儿子有医生照顾
着。”在场的医护人员感动地说：“李书记，您就放
心去吧，我们会尽最大努力医好你儿子的病。”

1980年清明节的前一天，李隆春在修水库
时，不慎跌入水中，浑身湿了个透。由于天气冷，
李隆春高烧40℃多，但他还是挺着身子给来自各
地前来参观汪洋台的人们作了精彩的报告。

1988年，61岁的李隆春说服老伴把家搬到汪
洋台，全身心地担任起了义务解说员、管理员，这
一住就是十多年。除了清扫卫生，向烈士默哀，为

前来瞻仰的人们义务讲解，他还抽时间搜集烈士
的资料，把烈士的简历和事迹都烂熟于心。

几十年来，李隆春在守墓的同时，也接待了
一批又一批前来扫墓的烈士亲属。但也有少数烈
士一直没有亲人前来吊唁。他心里想：“这部分烈
士的家属们大概不知道自己的亲人牺牲在什么
地方吧？”于是，他把这部分烈士的资料整理出
来，交给政府帮助寻找亲人。2004年春天，济南市
天桥区的姬光印找到李隆春说：“我从《大众日
报》上看到您整理的资料中有一个叫肖继友的烈
士，就是我的父亲。我父亲原名姬长儒，参加革命
后改名肖继友，我来印证一下，父亲是否真的牺
牲在这里？”李隆春领着他来到纪念碑前，把肖继
友的名字指给他看，姬光印扶碑痛哭：“爹，我可
找到你了！这些年，济南战役纪念馆、莱芜战役纪
念馆、孟良崮战役纪念馆，我都找遍了，就是没有
找到，今天总算找到了！”

春去秋来，岁岁年年，李隆春一直守着长眠
在茶业这片热土上的先烈们，从上世纪50年代
起，李隆春向来自四面八方的机关、学校等各行
各业的人士讲述吉山战斗，就这样反反复复不厌
其烦，不计报酬地义务讲解了近60年，教育了30
多万人次。正是李隆春的这份坚守和诺言，2005
年他获得了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奖章。

2016年5月5日，汪洋的儿子、侄子、孙子、侄
孙等一行9人，来到茶业口镇汪洋台祭奠英烈，同
时看望89岁的李隆春老人，感谢他60年来对烈士
墓碑的守护和对吉山战斗故事的讲述。李隆春把
精心培育了50多年的一棵山荆赠送给汪洋后人，
此山荆是用汪洋烈士牺牲处的泥土培育的。老人
终于等到了这一天，完成了期盼已久的心愿。5月
9日，李隆春突发心脏病与世长辞，与汪洋后人看
望他相隔仅有4天。

·相关链接·

义薄云天，信比石坚。一个庄严的承诺，他坚守了六十年；一个悲壮的故事，他讲述了六十年；

一座不朽的墓碑，他守护了六十年；一份神圣的责任，他恪守了六十年……

红色卫士李隆春

王力勤和傅来连在傅家老房子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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